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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五代十国时期，有个大将
叫杨光远，是突厥族人。他在与契

丹军队打仗时，“因伤其臂，遂废，罢
于家”，一只胳膊受伤，在家里休养。后

唐李存勖当了皇帝，是为庄宗，感念他的战
功，就让他重新出山，担任幽州马步军都指挥

使、检校尚书右仆射等官职。李存勖在战乱中被
杀，李存勖父亲的养子李嗣源夺了皇位。

  李嗣源上台后，继续重用独臂将军杨光远，委
以要职，“光远虽不识字，然有口辩，通于吏理，在

郡有政声，明宗颇重之”。
  官越做越大，想法越来越多。到了后晋天福八年，
即公元943年，杨光远居然效法后晋高祖石敬瑭，想向契
丹称臣，当一回皇帝。他先是秘密向契丹献计，说是后晋
正遇上大饥之年，“国用空虚，此时一举可以平定”。又
占据北方重镇青州，举兵叛乱。此时后晋气数未尽，朝廷
命宋州节度史李守贞率领大军前往征伐，镇压叛军。李守
贞本来就恨这个杨光远，此番“受诏欣然，志在必取，莫
不身先矢石”。先是大败契丹兵，又派军队将青州城团团
围住，试图逼杨光远缴械投降。
  不想这一围，竟然围了八个多月。
  这一来，青州城内的老百姓可就苦了。从夏天一直到
冬天，粮食吃光了，就杀牲畜，牲畜吃光了，就人吃人，
“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几尽”。杨光远的儿子承勋、
承祚、承信一齐劝老爹趁早投降，以免城破之后被满门
抄斩。可是这个杨光远美梦未醒，还指望契丹会派兵
来救。他哪里知道，契丹的援军早被李守贞在半道上
给打退了。杨光远又对儿子说：“我在代北时，尝
以纸钱祭天池，投之辄没，人言我当作天子，宜且
待时，毋轻议也。”仍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该当
皇帝。万不得已，杨承勋发动兵变，杀光蛊惑

杨光远造反的一帮亲信，强行打开城门，向
西晋军队投降。青州百姓的噩运才告

结束。
  且说青州城在西晋军队与杨光

远对峙之时，百姓不准出，不
准进，没有粮食充饥，叫

天天不应，叫地地
不 灵 ， 只

有 活 生 生 地
等死。有位姓孙的官
员，他全家老少几十口，全
被困在城里。眼看粮食吃完了，
却毫无办法。本来，孙姓官员的老
家在青州城西西辛村，家里有瓦房，有
田产，粮食很富足。奈何城门紧闭，内外
隔绝，远水难救近火。孙姓官员为此整天愁
眉不展，唉声叹气。这一天，他又在忧心如焚
之时，家里养的那条老狗，在他旁边转来转去。
孙姓官员平时待老狗极好，这时便对老狗说：“你
能为我到田庄去取米吗？”万万没有想到，老狗听
后，竟然“摇耳应之”。想想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
地无门的绝境了，他就把身家性命押在这条老狗身上。
赶快急书一信，放到一条布口袋里，将口袋绑在老狗身
上，趁着天黑，将其放出。那老狗悄悄地从城墙的水道
中潜出，到了西辛村孙家田庄，大叫不已。田庄里的人开
门一看，原来是家里的那条老狗。又见其身上绑着口袋，
取信读罢方知，城里的人已经快熬不住了。于是赶快把口
袋装上粮食，仍然捆在老狗身上。那老狗告别田庄，趁着
夜色，又从水道处潜回城里。孙家人一见，真是激动不
已。万万没有想到，这条老狗居然受命于危难之中，大智
大勇，大义大忠，救了全家性命。
  从此之后，只要家里快没有粮食了，孙姓官员就如法
炮制，派老狗偷偷地返回城西田庄，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粮
食驮回城里，居然从来没有被城内城外的士兵发现。如此
数月，一直到杨承勋开门投降。孙氏全家数十口，“独
得不馁”。从此之后，孙姓官员更加爱护这条对他们恩
深似海的老狗，并在它年老死去之后，将其“葬于别
墅之南”。
  几十年后，孙姓官员的孙子孙彭年，与龙图阁
直学士赵师民（青州临淄人）结交，便将当年他们
家发生的这个故事讲给赵师民听，赵师民大为感
动，饱蘸笔墨，撰就一篇《灵犬志》。孙彭年
专门立了墓碑，将《灵犬志》刻在上面，立
于义犬冢前。
  这座位于青州市西辛村的义犬
冢，在当地名气不小。可惜的是，
这座义犬冢上世纪被夷为平
地，灵犬志碑也毫无踪影，
只留下一个美好的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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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收季节
路过麦田，远远望去，麦
穗已经竖起了高高的麦芒，随着微风
的吹拂轻轻摆动，像是跳动着的生命旋律。在阳
光的照耀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麦香。站在麦田旁，
眼前浮现的是童年的麦收景象。
  麦收，重在一个“抢”字。一旦收获不及时，麦
穗熟过，麦粒容易掉落，又怕遇上连阴雨，小麦发霉
发芽造成减产，甚至大半年的辛劳付诸东流。所以，
家家户户会提前把镰刀磨得锃亮，用旧衣服拧成绳
索，修理好小推车，再把叉、耙、扫帚、扬场木锨找
出来。村里还会早早整理好打麦的场院，把地面整理
平整，扬上一层往年的麦糠，然后洒上水，让干燥的
泥土微微湿润，再让毛驴拉着石头碌碡转着圈圈轧麦
场，连续碾轧好几天。如果轧不结实，打麦时，场地
会起土。
  麦子一熟，村里的青壮年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来
到田间。随着一声“开镰”，只见一垄一垄麦子，随
着人影起伏，变成一个个麦捆。他们动作熟练，三两
镰刀拢成一抱，灵巧的双手从中抽出两缕麦子一拧，
像变戏法一样，一两秒的时间就把一个麦捆捆好了。
人们弯着腰飞速向前，麦田成了争分夺秒的赛场。
  从麦田里运回场院的麦子先垛成麦垛，家家再把准
备好的九齿耙子和镰刀拿来。齿耙子齿朝天，梳理好麦
捆，麦穗朝地上弄整齐，镰刀刀刃朝前放，木柄用两块
石头压住，然后镰刀往后一拉，麦穗就被割了下来，割
下来的麦穗全部集中到场院的中间位置。剩下的麦秸，
再用一缕浸水的麦秸捆扎起来，整齐地垛在一起，农闲
时，可以用这麦秸秆修补漏水的房屋。
  割下来的麦穗头，经毒辣的太阳暴晒一天后便开始
碾轧，碌碡隆隆声响彻整个场院。这时，村里负责扬场
的“老把式”出场了，他仔细观察一下风向，抓起一把
带糠的麦粒往地上慢慢撒，辨别风力大小，然后划出扬
麦子的场地，清扫干净，两手端着簸箕往右腋下方一
放，旁边拿木锨的人立马心领神会，把一锨麦粒铲入他
的簸箕里，扬场的人轻轻扭动身子，侧身高举簸箕，匀
速地把麦粒向空中抛去，那些麦粒像一道彩虹，又像一
场细雨，刷刷地落到平整的地上。藏身麦粒中的麦糠麦
芒，被徐徐微风吹到一旁，只留下干净的麦粒。

 
  我喜欢看
扬场的场面，更喜欢麦粒
堆起的小丘。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
神奇的力量，让麦糠麦粒泾渭分明。
  为了保障颗粒归仓，农村的学校每逢麦收季节都会
放麦假。说是放假，孩子会被统一组织去麦田里拾麦
穗。小时候家里贴的“颗粒归仓”的年画，正是描绘了
当时小学生拾麦穗的情景。
  扬完了麦场，就是分享劳动果实的时刻。那是一个
庄严的场面，全村人都集中在打麦场上，脸上溢满了丰
收的喜悦。生产队长、会计站在磅秤前，盯着两个男劳
力用力抬起的一杆大秤，秤钩上挂一个大木斗，另外两
个劳力，用木锨往木斗里铲麦粒。
  首先要把上缴国家的公粮称出来，再预留下明年的
麦种，剩下的麦子才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把剩余麦子
的总数合计出来，根据全队的人口数，算出每家应分的
小麦斤数。
  各家各户早已拿着各种布袋在等着了。期盼和喜悦
的心情，让人们早已忘记了麦收的疲劳。一年的收获进
入了粮仓。孩子们也高兴地在空出来的场院里嬉闹、摔
跤、翻跟斗。
  那时，山区里的麦子是稀缺的，平日主要以粗粮为
主。新麦子下来了，先用石磨研磨一部分，用头遍面粉
包一顿水饺犒赏大家，美其名曰“尝新麦子”。这时
节，菜园里的韭菜现成，自然要用新鲜的韭菜做馅。水
饺出锅，首先要摆上三碗敬天、敬地、敬神。感谢老天
爷今年给予的细粮，祈望来年还有一个好收成，这叫
“敬新麦子天”。敬完天地神，家里的男劳力提了箢子
去祖林上“新麦坟”。箢子里的四碗水饺，是给已故的
先人们准备的，感谢他们对家人的保佑，分享一下今年
丰收的喜悦。
  等完成了所有的仪式，我们才能吃上一顿盼望已久
的新麦子水饺。那沁人心脾的香味，现在回味起来，似
乎还在舌尖上打转……


